更多原创论文请访问论文同学网(www.lwtxw.com)

智者之思———毛泽东《采桑子·重阳》赏析

   《采桑子·重阳》 是毛泽东全部诗词中唯一一首直接表现其人生观和宇宙观的作品， 博大、精深。他“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思想感情，归纳起来，就是追求运动、 抗争和奋进的动态过程”；[1] 同时， 毛泽东还把古人伤怨的生命思想升华为积极的宇宙意识，描绘了一幅“天人合一”、和谐有序的大美境界。 这种积极的人生观、 和谐的宇宙观在《采桑子·重阳》这首诗中得到了极致的表现。

毛泽东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奋进搏击，自强不息，刚健有为。 1929 年，毛泽东在政治上受排挤，加之雨淋，身患严重的疾病，以至无法随军行动，在担架上指挥着所有的政治工作，心境自然是难以平静的。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重阳节之日来到黄菊盛开的闽西，望着江天寥廓的远山近水，想起了人世的沧桑，百感交集，诗性大发，于是，把自己的寂寥放在了对开阔的大自然的凝视之中，由此写出了表现其人生观和宇宙观的 《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上阕写理。 诗人开篇从“老”写起，从大处落笔，把浓郁的诗意和精深的哲理融为一体。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如“莽昆仑”般奇峰崛起，突兀峥嵘，令人惊心动魄；同时，又充满自然的意趣，明朗洗练，风骨挺拔，仿佛是“闲庭信步”之时信手拈来， 把宇宙和人生最简单又极深奥的真理一语道破，轻松自然，娓娓而谈。需要注意的是：

其一，这里的“人生易老”和古人的伤春怨春、叹人生苦短是截然不同的。 他抒发的是“天难老”的积极的宇宙观，基调是明朗的。“人生易老”、“天难老”，二者既是并列关系，又是互为修饰的关系，用“人生易老”反衬“天难老”、自然永恒，同时，又用“天难老”、自然是永恒的、无穷无尽的来衬托“人生易老”、生命有限，从而把古人伤怨的生命意识升华为奋发有为的探求， 表现的是积极的人生观。 

其二，“人生易老”是从微观上、从个体的角度谈生命的有限，而“天难老”则是从宏观上、从广袤的宇宙人生的角度来说明无产阶级的宏伟大业是无限的、壮丽的，表现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展示出一个超级巨人的博大胸怀。正因为生命有限，因此必须抛却一切感伤，只争朝夕，刚健自强，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壮丽的革命事业中去。“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年年岁岁都有重阳，“今又重阳”则指诗人在“战地”重逢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中的“黄花”，指的是菊花。 古人对菊花有这样的记载，《艺文类聚》（四） 引魏文帝

九月与钟鳐书曰：“岁往月末。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至于芳菊纷然独荣，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 以助彭祖之术。”[2]
太平御览》卷二十七·应劭《风俗通》曰：“南阳郦县有甘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菊华，仰饮此水，上寿百二三十，中者百余岁，七八十者名之为夭。菊花轻身益气，令人坚强故也。”[3]
因此，《离骚》中有：“夕餐秋菊之落英”，陶渊明有酒能祛百虑，菊能制颓龄”，真诰说太元玉女有八琼九华之丹，足见“菊能制颓龄”、能够轻身益气、延年益寿的药用价值，是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毛泽东精通古典文学，他不可能不了解这一点，因此这里的“战地”不仅仅指战斗过的地方或是战斗的地方，它实质上是指战斗的人生，“香”是味觉，结合古人对菊花的认识和上文的 “人生易老天难老”，我们不难看出，正因为“人生易老”，而菊花又能轻身益气“制颓龄”，延长战斗的人生，减少“人生易老”的遗憾，因而，“战地黄花”才“分外香”。生活着是美丽的，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战斗才是最美丽的。此句诗人直接表现其积极的人生观，高扬其激昂的战斗精神的，逸思云飞，笔端菊落，绘出了“战地黄花”的袭人芬芳，这里的“香”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前者指菊花自身的芬芳香气，后者则指其“药用”价值———能使革命人永远年轻，给革命事业注入新的活力，这无疑壮大了革命力量、延长了革命人的生命， 因此，“战地黄花” 才 “分外香”，于是才有了下阕的阔大流美。

下阕则是写景，借景生情，与上阕情理相融，构成一幅完美的艺术境界。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 ”这是极写秋风的劲厉峭拔，不像春光那样妩媚，但却“胜似春光”。历来的文人墨客们都喜好讴歌春天：春日的明朗，春风的和煦，春光的妩媚，春天的希望，很少有人歌颂秋天。 秋天是肃杀凄凉、萧条冷落的象征。 毛泽东偏偏喜欢秋天，歌颂秋天，常常把思想感情凝聚在秋景之中，用洗练的笔触歌颂秋天，苍凉，遒劲，豪健，为什么毛泽东把秋天写得这么美好呢？ 我们可以从古人关于秋的描写中找到答案。 欧阳修在《秋声赋》中有这样一段：“夫秋，刑官也，于时义阴；又兵象也，五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毛泽东之所以喜欢秋天， 一方面是因为秋的意象与毛泽东雄浑豪放、苍劲宏阔的风格取得一致；另一方面因为秋是“兵象也”，是和战争、战斗密切相连的，是

战斗的号角。 “是深入自然，渗透自然，与之同化的心灵的愉快；是智慧的喜悦，在良知照耀下看清世界，而又重现这个世界的智慧的喜悦。 艺术，是人类最崇高的使命， 因为艺术是要锻炼人自己了解世界并使别人了解世界。艺术家一切的制作，都是他们内心的反映。 ”[4]
这是毛泽东对秋如此讴歌的真正原因。 诗人从“老”起笔，在岁岁重阳的革命流逝之中，在动人的菊花面前，抛却了“悲落叶于劲秋”（陆机《文赋》）的传统的凄绝感伤，心境是明朗的，情感是豪放的，因此，才有了“不似春光，胜似春光”这样极有韵致的隽美词句，从而使人在“万里霜”的“寥廓江天”中透视出诗人的博大胸襟。

     公木先生在《毛泽东诗词鉴赏·序》中说：：“堪称为诗词中泰山北斗的毛泽东， 反映着中国革命的光辉进程，体现着革命导师的伟大思想。”毛泽东的宇宙观是和其哲学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不可能与天切断， 二者是有着某种神秘联系的， 因为天是整个自然内部创生不已的根源，“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传》）。毛泽东年轻时就主张“宇宙唯我”的哲学观点，把个人的思想境界和天联系在一起，以锐利的慧眼，注视到一切众生万物之核心， 吸收我国传统的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透过外形触及其内在的“真”。

儒家思想中所主张的“天”，是伦理道德意义上的，强调“事在人为”；道家哲学是从广漠无垠的大自然中体认生命、体认人生的哲学，因此，道家思想中的“天”则是纯自然的，认为人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天”的要求。 毛泽东取邈远古老的儒道之精华，并有所超越，把其发展为自己战斗的人生观，在此基础上升华为一种新的人生境界， 把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天”联系在一起，“天人合一”，和谐有序，形成了一种新的宇宙观。因此，才有了“人生易老天难老”。 这里的“天难老”，是取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也就是说，君子应以“天”为榜样，要自强不息，不断奋斗。 战斗乃是奋斗的最高表现形式，只有不断战斗，才能永葆革命青春，才能使革命事业永恒。而“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则是“天人合一”后的一种新的空明灵透的境界，一种极致美景。他包含了下面三层意思。

其一，是极写自然美景的，在与自然对话中寻求真实。 诗人在这里追求的是一种和谐有序的自然的天，江天一色，天人合一，“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是一种纵横自在的超越，神彩奕奕，生气勃勃。

其二，抒发了诗人美好的社会理想，表现了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情感和心灵力量的超越， 在自然王国里寻求诗的境界， 在静观默察中悟道之奥妙。“人们陶醉于大自然是为了与大自然进行情感交流，一方面，人的情感借自然山水得到外化，另一方面， 又从外化了的情感的寄托物———自然山水中获得一种进精神上的肯定， 这种以自然山水为中介所实现的人的自我肯定， 是一种难言的精神愉悦。 ”“寥廓江天万里霜” 是一种社会美的图画，诗人毛泽东在江天一色“万里霜”的世界里寄托了他的“天下太平”、“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社

会理想，在貌似写个人寂寞的诗篇里，蕴涵了深刻的人生哲理。 唐代诗人柳宗元在《江雪》中曾描绘了一幅江天一色的白茫茫景色， 但柳宗元抒发的是封建士大夫的孤独寂寞不得志的个体情绪，而毛泽东则把自我融入整个自然，使之浑然一体，在“物”、“我”合一之中抒写了让“天下大同”的群体襟怀。

其三， 体现了毛泽东超越古人的一种更高层次上的精神追求，即人格美和精神美，在纯真境界里寻求升华。 这必须是一个有着极深刻的智慧和极深厚的文化修养的智者才能够体验出来的，而这智者又必须充分了解自己的本性与流行的天道，毛泽东正是这样的智者。

正因为“天人合一”，才有“万里霜”“胜似春光”的寥廓景象，从有言、具象可感知的艺术空间,升华到形象以外的无限境界，可谓是胜境无穷，胜意难尽。 一幅美丽的秋景，一幅全新的人生图画，构筑起一道至高、至大、至阔、至美的人生全景，表现了毛泽东不断战斗、积极有为的人生观，和谐有序的宇宙观，达到了道家美学的至极意境“大象无象，得其环中，超以象外”[5]的无限壮阔的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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